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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社会治理专题】

网络欺凌中的群体动力与身份异化

吴炜华，姜　 俣
中国传媒大学 新闻传播学部，北京　 １０００２４( )

　 　 摘　 要：网络欺凌是个人或群体借助互联网，通过电脑、移动终端等对受

害者实施的有目的性、重复性、暴力性并在客观上造成伤害的行为。 近年来，
群体性网络欺凌呈现出跨时空、跨媒体、跨圈层泛滥的趋势：一方面，“恶评

党”“黑粉”“键盘侠”“祖安”等网络族群表现出非理性的攻击和聚集性的欺

凌，屡屡造成网络暴力舆情；另一方面，青少年在消费网络文化产品和使用社

交媒体时所遭遇到的群体性网络欺凌现象愈加常见，成为全球互联网研究和

青年研究的热点。 群体性网络欺凌中所彰显的群体动力、欺凌者身份异化和

道德推脱解释了中国互联网环境中网暴现象的发生、衍变与传播，也为未来的

网络安全、监管与网络素养教育敲响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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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欺凌伴随互联网和移动通讯、社交媒体的普及而出现，是个人或群体借助互联

网，通过电脑、移动终端等对受害者实施的有目的性、重复性、暴力性并在客观上造成伤

害的行为。 社交媒体、在线直播、短视频平台上的匿名参与、短评点赞以及情感激发的

模式，在促进虚拟情感互动和在线交流的同时，也为网络欺凌孵化了情绪极化和群体介

入的温床，其激发的频率、场景和形态不断演化升级———从曾经小圈层的、熟人网络蔓

延到开放社交媒体环境中的群体性欺凌，从校园欺凌和职场欺凌的在线化发展演变成

陌生人网络中的旁观－参与式欺凌，逐渐形成高频度、全球性的媒介和社会现象———之

所以是媒介现象，是因为网络欺凌的网络化、数字化的依附与表现形式，但其具有现实



性和社会性也是不争的事实。 虽然网络欺凌并未完全复制现实欺凌模式，但其对欺凌

权力的媒介化放大、对受欺凌者的群体性污名却是存在的，如言语欺凌（恶意取笑、威
胁）、关系欺凌（社会排斥、散布谣言） ［１］、恃强凌弱（或以多欺寡）、持续伤害等。 网络欺

凌还表现出“群体或个人”的“多对一”或“一对一”的欺凌模式以及“重复实施” “攻击

性”和“故意伤害” ［２］等行为特征。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人民日报》在微博上主持“网络言行请三思”话题，并微评道：

“从贴标签，到放箭，再到恶意中伤……宣泄畸形快感，喷发心理毒素，一些网络言行，夹
枪带棒，让人不寒而栗， 更带给受害者永久的心灵创伤。 一旦放任，人人都是受害者！
心存善意，拒绝充满暴力的网络言行，别让沟通的工具，变成伤人的凶器！” ［３］

网络欺凌是传统欺凌借助互联网技术实现的自我继承与异化，是网络与社交媒体

环境中越轨行为的虚拟投影，呈现为在线、媒介化和社交化的发展态势，更具有虚拟化、
去具身性和社交媒体中介化的暴力表现，其对被欺凌者造成的身心伤害，对网络空间以

及网络社会治理的破坏是惊人的。 本文由此出发，尝试在媒介社会学的理论框架中探

索群体性网络欺凌的衍生机制、触发动力，以及在互联网中以“恶评党”“黑粉”与“键盘

侠”为标识的青少年网络族群，是如何理解、诠释、认知自己所遭遇、旁观与参与的网络

欺凌，他们是如何解释欺凌时的虚拟身份建构，又如何在模仿与对抗中与虚拟暴力共

存。 “恶评党”“黑粉”与“键盘侠”等网络族群是隐藏在网络中的社会与人群特征极为

模糊的虚拟族群，在本研究中，因被访者的屡次提及而显化。 此三个族群虽有明显的在

线交往的差异，但也拥有极为相似的行为特征和交流模式，常被用以描述网络空间中传

播负面信息和实施虚拟攻击行为的群体。 “恶评党”以恶意、偏激、侮辱性的评论为标

识。 “黑粉”具有持续性诋毁、中伤的常态性行为模式。 “键盘侠”虽以“命名正义”标榜

自身，但其行为的“恶评模式”明显，常以社会公义为名，进行人肉搜索、他人信息暴露及

网络情绪鼓动，每每也引发网络暴力舆情。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至 １１ 月，研究团队通过参与观察、在线聊天与线下访谈，完成了基于北

京（５）、江苏（３）、四川（２）、河南（２）、广东（１）、黑龙江（２）、上海（６）、重庆（４）等省市共

２５ 人次的数据收集。 本文中的 ２５ 位被访者年龄在 １６ 到 ２４ 岁之间；１４ 位女性，１１ 位男

性；被访期间均居住在城市（其中 ４ 位父母仍在村镇，为农村户口）；每天接触互联网的

时长在 １ 小时到 ３ 小时不等；以手机接入互联网为主；使用诉求以刷朋友圈、阅读网文、
追实时热点、超话打榜、游戏、看视频、网购等为主。 被访者均有 ３ 年以上使用社交媒体

经验如微博、微信；使用社交型音视频 ＡＰＰ 如 Ｂ 站、抖音、快手等；使用网文网站如晋江、
纵横；使用知识分享网站，如知乎、豆瓣、Ｌｏｆｔｅｒ 等；使用游戏社区如游民星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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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访者均被问及“你是否在网络上主动发过、转发过攻击性（负面的、嘲讽性、辱骂

的）信息、图片或视频？”以及“你觉得，你有没有遭遇过网络欺凌（欺凌他人或被欺

凌）？”在访谈中，２１ 位被访者坦诚自己曾在社交媒体留言区、视频弹幕区、游戏聊天区以

直接或隐晦的语言发布过攻击性言论或信息。 １１ 位被访者谈到自己曾主动或被动参与

过网络论战。 １５ 位被访者转发过嘲讽性的恶搞图片及鬼畜视频。 ４ 位被访者承认自己

是粉圈“黑粉”，“感觉太油腻了，看到他的黑料会去点赞一下”。 （Ｌ，女，１８）“很虚伪，欺
骗老公，连主持人都说她是最有欺骗性的，我觉得她只有黑粉了吧。 看到新闻就跟风骂

两句。”（Ｍ，男，２１）１２ 位被访者均提及自己转发过熟人的表情包。 被访者们均认为自己

曾经历过网络欺凌。 可以说，本文中所接触到的被访者，正是中国网络欺凌现象中非常

典型的陌生人－路人族群，他们对网络暴力和欺凌有粗糙的辨识和理解，但偶尔又会以

一种主动或盲从的方式，卷入到群体性网络欺凌事件之中。 本文希望能在网络欺凌的

常态研究中寻找非常态的“欺凌”主体———作为偶然性、随机性的欺凌行为制造者，在中

国互联网与社交媒体中，是如何被隐藏与显化的；他们又是如何在生产、转发、评论所催

生的群体动力中，被裹挟卷入，越轨习得，从一种原本为“恶评”“黑粉”与“键盘侠”的旁

观者，转化成为网络欺凌的参与者。

一、媒介社会学视野下的网络欺凌

网络欺凌是 ２１ 世纪互联网研究、新媒体社会学研究中的新现象与新问题。 网络欺

凌是传统欺凌在互联网环境下的延伸与变异，依托于网络的实时、匿名、社交属性，呈现

跨时空、跨媒体、跨圈层不断泛滥的趋势，更表现出迥异于传统欺凌行为（校园欺凌、社
区欺凌、职场欺凌等）的新特征，传统欺凌研究中的权力三角“欺凌者、旁观者、被欺凌

者”也在网络欺凌中呈现出更为混乱的组合关系。
以往的研究对于网络欺凌的科学界定与分类多有分歧。 网络互骂论战、人肉搜索

和鬼畜恶搞是否属于网络欺凌？ 或只有威胁到被欺凌者身心安全的行为，才是网络欺

凌？ 网络欺凌并生于现实欺凌，还是仅存于网络之中，这两种形态又有何不同？ 在中国

的社会科学语境中，网络暴力与网络欺凌又是何种关系，两者为一体还是各有差异？ 上

述问题为网络欺凌研究屡受争议之处。 究其原因，网络上所呈现的（语言与行为）欺凌

与暴力表现形态各异，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如欺凌行为发生的国家、地区、种族、社会、文
化、信仰，信息通讯技术的平台、应用的技术、媒介参与度，欺凌双方的年龄、性别、族群

等。 本文将网络暴力置于媒介暴力的理论框架中，包含网络中的暴力交互（如网络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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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类型）与暴力文本的传播（如暴力游戏中的设定与场景、视频中的暴力血腥画面），因
此，网络欺凌隶属于网络暴力，但网络暴力的研究范围应更为宽泛。

通过对网络欺凌行为模式的分解，对其属性与类型进行描述，是当前普遍对网络欺

凌进行界定的方式。 Ｔａｎｒｉｋｕｌｕ 将网络欺凌行为分为如下十个类型：（１）网络论战（Ｆｌａｍ⁃
ｉｎｇ）：用愤怒和粗俗等负面情绪的文字信息，试图挑衅或攻击某个人或群体；（２）网络骚

扰（Ｈａｒａｓｓｍｅｎｔ）：重复发送侮辱性或侮蔑性的信息；（３）诋毁诽谤（Ｄｅｎｉｇｒａｔｉｏｎ）：对他人

进行诽谤，使其名誉受损或者身陷流言；（４）冒充假扮（Ｉｍｐｅｒｓｏｎａｔｉｏｎ）：利用虚假账号模

仿他人发送具有侮辱性与伤害性的信息，使受害者在朋友关系或所处的社交环境中陷

入尴尬困境；（５）在线揭露（Ｏｕｔｉｎｇ）：未经允许分享他人的照片和视频，也包括揭露他人

的隐私信息，如 “人肉搜索”；（６）网络欺诈（Ｔｒｉｃｋｅｒｙ）：通过示好获取其信任，诱导其行

为以套取个人信息；（７）在线排斥（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故意将某个体持续排斥在集体之外阻止

其加入；（８）网络跟踪（Ｃｙｂｅｒ－ｓｔａｌｋｉｎｇ）：利用电子通讯设备对他人进行盯梢，进行强迫性

的关系入侵［４］，骚扰他人令他人感到疲倦、厌烦；（９）在线凌辱（Ｈｕｍｉｌｉａｔｉｎｇ）：利用各种

信息传播工具记录下侮辱性的状况或者人身攻击的过程并在网络媒体上进行传播，如
恶意鬼畜；（１０）色情信息（Ｓｅｘｔｉｎｇ）：向个人或群体发送色情内容［５］。

虽有研究发现，明星与公众人物更易成为群体性网络欺凌的对象［６］，但近年来，群
体性网络欺凌的无差别攻击也使普通人深受其苦。 而其中，网络亚文化、游戏及粉丝圈

层的文化误解与圈层对立也将青少年拽入网络欺凌的深渊。 这不仅对青少年的身心健

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客观上助长了网络中敌意情绪、暴力言论与恶意论战的泛滥。
２０００ 年以来，国内研究开始关注到群体性网络欺凌现象。 ２００６ 年，国内一网络论坛

先后爆发“虐猫事件”和“铜须门事件”两起大规模群体性网络欺凌事件，事件主人公均

被人肉搜索，自此引发了公众、媒体与学界对于这类带有群体欺凌性质的网络暴力的广

泛关注与探讨。 《人民日报》对网络暴力在线上和线下两个层面的常见行为进行了归

纳：线上层面，指通过恶意搜索、传播他人隐私，煽动和纠集人群以暴力语言进行群体围

攻；线下层面，指从道德制裁和审判出发，恶意干涉当事人的现实生活，使其遭受严重伤

害并对其产生实质性的威胁［７］。
２０１０ 年之后，网络欺凌凸显于社交媒体［８］，国内外针对微博或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Ｔｗｉｔｔｅｒ 等

社交媒体中网络欺凌问题的研究不断增多。 社交媒体所激发的网络欺凌呈现出情绪极

化、陌生人参与和群体聚集的行为特点，并迅速形成由爆转引发的网络围观效应和非理

性、匿名攻击模式。 群体性网络欺凌形成一种非理性的群体行动模式，欺凌者对道德制

高点和攻击性的评价语态进行自我建设，并随机形成一种虚妄的群体欺凌联合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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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观念、情感的互相影响［８］。 由社交媒体驱动的群体性网络欺凌，过程更为公开、更
为公众可见，被欺凌者的随机性以及欺凌关系的间接性也极为明显。

２０１８ 年，益普索运用访谈法对网络欺凌现象展开了一项全球性调查。 对于网络欺

凌的来源问题，访谈结果显示，在中国，网络欺凌行为大多数来源于陌生人。 陌生未成

年人和陌生成年人成为网络欺凌中的行为主体，比重分别为 ５６％和 ４９％，高于同学

（４８％）和认识的成年人（２８％） ［９］。 从各国家间的横向比较来看，由陌生人实施的网络

欺凌在中国所占的比重也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群体性网络欺凌中的“陌生人现象”极为

明显。 有学者以“群氓”标识这一现象，也有研究认为由“群体性迷失”导致的理性离场，
制造出群体性欺凌不断重演的混乱现场［１０］。

二、群体动力与越轨习得

网络传播中的圈层化行为趋同与文化认同，呈现在群体性的网络欺凌场景中，催生

了一种越轨习得的群体动力。 越轨习得是青少年在遭遇群体性网络欺凌之时进行自我

调整和双重身份建构的一种方式。 ２０２０ 年，以辱骂和侮辱为基本交流模式、“出口成脏”
的“祖安”文化出圈，揭示了互联网暴力交往的一种隐秘的常态模式。 “祖安”源于某游

戏直播平台的主播与玩家当众对骂，该主播的粉丝以弹幕评论主播的骂技，“这就是祖

安人打招呼的方式”。 “祖安”随后在互联网中泛滥成灾，成为脏话和对骂的暴力场景符

号。 为应对网络脏词过滤与监控，“如何以儒雅、随和的方式表达愤怒与讥讽，激发了祖

安文化的暴力想象，发展出了一套以英文字母、各地方言、人体器官、历史典故等多元要

素混合而成的祖安语录” ［１１］。 “祖安文化”也逐渐演化为以持续性语言侮辱、人肉（被称

为“爆破”）搜索、互相诅咒为行为特征的欺凌游戏，存在于各类型封闭和隐秘的社交媒

体和青少年亚文化圈层中。 在祖安的欺凌场景中，欺凌者与被欺凌者的身份是混淆的、
相互的。 这一特征也表现在非祖安的、开放型社交和社区环境中。

网络欺凌中的“欺凌者”是虚拟的、异质而流动的。 他们是中国网络文化中存在的

独特的虚拟族群，但却是欺凌主体。 一方面，他们似乎无所不在，却又不具现实的存在

性；另一方面，他们所表现出非理性的攻击、聚集欺凌行为与网友戏谑对抗的纷争场景

交织在一起，投射出残酷青春的网络镜像。 在研究中最初浮现的，是因网络论争、意见

对峙、情绪极化而导致的偶发式欺凌。
“这是很奇怪，我平时不这样的。 好像在网上容易被影响。”“也就是看着大家都在

喷，跟着喷一句。” （Ｌ，男，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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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村里一首新翻唱的歌，大家就骂得刀光剑影。 当然也会跟上去骂一句。 你总得

站个队吧！”（Ｚ，男，２１）
圈层生态里的亚文化风格模仿与情绪趋同，形成了群体性网络欺凌的最初动力；而

更为常态型暴力的 “喷子”现象，类似祖安文化，却更为泛化。 在研究中，我们不断遇见

被媒体和青少年所描述 “网暴”中的隐形的、陌生的，但却是日常化状态的“喷子”“恶评

党”“黑粉”和“键盘侠”。
“上网的时候你是不是越来越羡慕网上的喷子？ 不羡慕？ 那么想象一下，你说的东

西别人听都没听说过，几乎和现实脱节，在你普及这个概念的时候，逻辑和理智等一切

因素都无法阻挡你。 想象你踏进的互联网空间里，你可以讨厌这里的每一个人，但是没

人能阻挡你。” ［１２］

在“互联网空间”中，“无人能敌的喷子”被被访者们屡屡提及。
“会遇到，无脑喷子，看文指手画脚，不按照她们的脑残路线走剧情，作者会被黑得

很惨。”（Ｗ，女，２０）
“到处乱喷乱咬的喷子，素质太低。”（Ｌ，男，１８）
“喷子”们隐藏在网络之中，以一种流动的欺凌身份，随机地实施攻击。 欺凌对其而

言，更像是一种表达无目的愤怒和不满的日常展演，并随之带来一种诡异的言论失范与

越轨愉悦。
游戏资讯网站“游民星空”聚集了很多热衷网游和手游的青少年网民，其论坛经常

因非理性、无意义的网络论战而备受批评。
“我自己身边有朋友，家境很好，近两代主机全机种制霸，家里的屁吸也一万五朝

上，自己 ９８５ 高校毕业，六级分数过 ６３０。 照理说他这样的人，是应该混迹于 Ｇａｍｅｓｐｏｔ 或

者 Ｇａｍｅｔｒａｉｌｅｒ 的，然而他却也经常上游民，骂主机狗。 我以前非常不解，问他为什么要

这么做。 他说，每当他登上游民星空，那魔性的网站界面就会让他产生一种好奇，他会

去想如果眼下他是一个在发廊里给人剪了一天头发刚下了班走进街口黑网吧的城乡结

合部杀马特少年，在电脑前坐定，把鼠标上别人留下的泥抠掉，往桌上不知谁留下的泡

面碗里吐 Ｘ 之后打开游民星空，看到的第一条就是某 ＰＳ４ 独占游戏的新闻的话，他应该

要发些什么样的评论 Ｘ， 那当然毫无疑问，肯定是喷了。 ‘也只有在游民上，我才能找到

这样的快感，扮演一个不相干的自己。’我那哥们这样对我说道。” ［１３］

由于游戏终端的差异性体验所形成的意见，在更为常态的“好奇”“无聊”、恶意的自

我“想象”中被行为主体转化为具体的欺凌行为。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群体极化理

论在网络传播与社会心理学、政治学交叉研究中愈加凸显，解释了社会主体与虚拟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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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互动形成的心理极化、意见极化和情绪极化现象。 研究认为，“选择性信息接触和

社会背书”在“新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的技术属性”的物质性支持下，形成了一种非理性

的甚至可能失控的发展态势，群体极化转化为“公众极化” ［１４］。 群体极化理论与研究中

所提出的“意见主导”向“情绪主导”发展的观点，在以“喷子”现象为代表的群体性网络

欺凌中有所体现。
“看来喜欢角色扮演的不止我一个啊……我感觉一上游民，就好像一个衣冠楚楚的

现代人来到一个印第安部落，看到一群原始人围着篝火跳舞。 那种诱惑无以言表。 除

了扒光衣服跟他们一起群魔乱舞外，我实在想不起该干什么了。 什么？ 你说裸舞不文

明？ 那就你文明，你全家都文明！ 装什么的文明 Ｘ。” ［１３］

对被访者而言，网络中言语失范的越轨习得是一种生存策略。 他们曾经是旁观者，
曾经试图阻止辱骂、攻击，尝试辩解和理性地解释，但最终或遭遇更为暴力的攻击，或迅

速站队，在盲目与对抗中成为新的欺凌者。
“因为一评论就被游民喷，我就特别学习了一下‘喷子圣经’。”“游民我觉得都是流

民，你不做流民都不敢上去。”（Ｈ，男，２２ ）
有被访者将“游民”解释为“流民”，以此来描述游戏玩家和评论者在“游民星空”中

的“无序”“失控”状态。 “游民”也从一个网站名称的前缀被刻意地借用，以表达网络中

的欺凌者。
新媒介的高密度使用，数字鸿沟的消弭，信息技术的可及，极大提升了新时代中国

互联网用户尤其是青少年用户的新媒介素养和技术能力。 但他们又在不断接触、直面、
抗争与妥协中旁观（或参与）网络欺凌，也因网络族群行为的趋同和极化，深刻地受到异

化和暴力化的群体的影响，从陌生的、具有主体能动性的抗争者，沦陷为一种对抗性的

网络欺凌施暴者。

三、认识重建与道德推脱

２０ 世纪中叶以来，传播学者多用涵化理论对媒介化（如电视、电影）的越轨与暴力内

容和社会现实与个体的暴力行为展开关联性研究［１５］，研究者尤为关注对暴力内容———
视听化的暴力内容的接触［１６］、 浸润［１７］对青少年身心产生的影响［１８］。 涵化理论近年来

也被用于新媒介研究，研究者探访游戏视频、游戏及弹幕［１９］中的暴力场景，并试图解读

暴力接触与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
网络欺凌习得，受到网络圈层文化的影响，如因游戏中的媒介暴力浸润而得到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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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或因网络空间言论失范的越轨愉悦而被模仿，或因网络族群的情绪极化所形成的螺

旋形吸聚效应而愈加明显。 有研究从社会认知理论视角出发，运用道德推脱（Ｍｏｒａｌ Ｄｉｓ⁃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概念来解释欺凌者在实施伤害行为时不会对自己产生消极评判的原因。 欺

凌者通过自我角色的弱化，忽视和弱化欺凌伤害，责备和构陷被欺凌者来完成自我的认

知重构［２０］。
“小破站，游民（星空），那真是什么鸟都有，很多看视频都不看简介直接上去就喷。

那天论坛里说，游民喷子，网易喷子，微博喷子哪个战斗力不强过 Ｂ 站小学生。 Ｂ 战的杠

精真的太多了，你要幸存，也得成杠精。 比起那些大神，我差远了。”（Ｚ，男，２１）
“有时会去 ＸＸ 的超话，跟着去洗广场做反黑控评。 他们战斗力太强，我也跟着，慢

慢学习，非常精分，非常凶猛。 我们不是脑残，打———是有原因的。”（Ｚ，女，１９）
“论坛上有很多人骂喷子的，骂的时候想想自己。 有个帖子给我印象深刻……”

（Ｈ，男，２２）
“很多人都觉得喷子的存在是祸害，是毫无用处的垃圾。 其实喷子们都是十分可爱的

人，他们在现实中大多都是卢瑟屌丝，一事无成，对前途比较迷茫，心中有怨气，又因为诸

多原因无法发泄，于是只能跑到网络上发点谩骂之词来发泄心中淤积之气。 他们如此的

坦诚，如此的奔放，如此的袒露心声，比起那些口蜜腹剑之徒、阴险狡诈之辈，不知道要好

上多少倍呢！ 起码他们是在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是真正的小人而非伪君子。” ［２１］

小破站是中国互联网用户对弹幕网站 Ｂ 站的爱称，逛超话、洗广场与“反黑”是粉圈

女孩的日常。 上述被访者是网络圈层文化的积极参与者，对网络空间中最典型的言语

失范、跟踪伪装和网络论战等欺凌行为，有一定的认识，但他们的共同认知是，在游戏、
弹幕、网文、国漫以及粉丝社群中想要生存下去，要打得起也要有被打的准备。

“我也不觉得这要上升到欺凌，就是动动口而已，又不是真的，关掉就行。 虽然有时

半夜爆肝更爆火。”（Ｚ，男，２１）
“说实在的，每次看到喷子连内容都对不上就在那喷，我就想改行去当喷子，利润一

定很好，毕竟这么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都可以混下来。”（Ｚ，男，２１）
“人肉与扒皮，大家都会随手做一做，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转发也是分享快乐。”（Ｌ，女，２２）
对于网络身份的虚拟性和多面性，中国青少年网民早已深知其游戏法则。 在表明

“好网民”“好青年”身份的同时，偶尔、随机地参与到网络欺凌行为中，并以“游戏”化、
“幼稚”化来推脱“欺凌者”身份，这成为中国青少年网民在实施网络欺凌行为时的一种

常态。
“不是网络欺凌，就是大家都这么搞，说是很幼稚无脑吧，但你就是一个小人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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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 骂得凶的时候，是特别没素质。 上大学以后好一些，以前

比较中二。 你没看到我室友，那叫一个凶猛，网暴起来特惊悚。”
“中学时，那时怼天怼地，追文、听歌，也不能做啥别的啊，就上线评两句。 那时不觉

得自己多幼稚，现在想想，还是挺那个的……追文的时候，经常骂作者，骂完了就换一

篇。 那时小，也没觉得有啥，就想，受不了作者肯定删，但后来还真的在网文评论中看到作

者求助，吓坏了，没想到还真有很多无聊的读者跟着喷，作者就快崩溃了。”（Ｆ，女，２２）
在前期的采访中，仅有 ４ 位被访者承认他们会偶尔扮演一下“黑粉”角色，其余被访者

都坦诚，自己曾是网络欺凌的旁观者，或认为自己曾实施过网络暴力与欺凌，使用过“过
激”“刻薄”“侮辱性”的语言，“转发过表情包和鬼畜视频”，但否认自己曾经参与过群体性

欺凌行为。 网络上暴力的自我，在青少年的自我认知中，仿佛成了青少年亚文化族群的

欺凌－对抗事件中的一个微小分子，无意识地扮演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努力适应以生存的

小角色———他们曾经只是网络暴力与欺凌事件中的局外人和旁观者。
研究发现，在旁观者对欺凌行为进行干扰的校园欺凌案例中，虽然仅有 ２５％的旁观

者会选择对受害者进行干预，但仍有 ５７％的干预产生积极效果［２０］。 而在网络欺凌中，网
络环境的虚拟性与媒介性，却会削弱旁观者的责任感，少部分旁观者甚至表示会支持欺

凌行为，认为被欺凌者是罪有应得［２２－２３］。
“黑粉的存在，是有理由的。”（Ｈ，女，２４）
“她为什么被全网黑？ 我觉得她就是招黑体质。 没理由，说不清。”（Ｗ，女，１６）
“特别讨厌流量 ＸＸ 明星，微博上职业 ｈｆ（黑粉）、扒皮很多，看到就会跟个贴———苍

蝇不叮无缝的蛋。”（Ｍ，男，２１）
“最恶心的是在微博下怼人的，总有发挥不好的，非要把人怼到忧郁症吗？ 不过打

输（英雄联盟职业电竞）比赛那次，自己也跟着上去转了。”（Ｔ，男，１７）
“起点上的‘职业杠精’‘专业喷子’也太多了，有时看看，糟心，但也有意思，了解一

下网文界的重重黑幕。”（Ｇ，男，１８）
Ｓｕｌｅｒ 在 ２００４ 年提出在线去抑制效应（Ｏｎｌｉｎｅ Ｄｉｓ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网络的匿名性、异步性、

去权威化等特征，使人们在网络空间可以做其在现实世界中通常不会做的事［２４］。
“特别好的朋友聚会时，才会八卦一下。 谁会像在网上那样，分分钟吃火药？”（Ｚ，女，２２）
“比较宅，不大会和人正面刚。 网上不一样。”（Ｈ，女，２４）
欺凌场景中的暴力自我与滤镜下的美颜自我共同存在，这一双重身份为“恶评党”

“黑粉”“键盘侠”构建了游走在网络空间中的双重自我。
Ｚ 是某 ２１１ 大学三年级学生，学校辩论队副队长，大学二年级时攒钱买了全新的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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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本，现为某游戏论坛版主。
“我觉得大一时特抑郁。 游戏中被羞辱、被骂，太常见，憋屈的事太多。 游戏，也许

是对抗性的，可能就能刺激坏情绪，但论坛实在不懂，游民比较魔性， 经常莫名其妙就飚

脏话。 骂他们小学 Ｘ 都是抬举他们，智商会被拉低。”（Ｚ，男，２１）
游戏本以及游戏中的装备与皮肤购置，一方面是 Ｚ 努力提升游戏技能，享受游戏体

验；另一方面，Ｚ 承认，希望能借助“设备”，摆脱在游戏中被欺凌嘲弄为“手残党”“小学

生”的境况。 在其网络消费、在线互动行为与欺凌－对抗的心理激发过程中，青少年迷恋

着新媒体技术的文化赋能，也迷恋着技术使用中虚拟权力的膨胀。
“技术好，装备好，脾气也大了，好像不知不觉就发现自己真的比较凶残———仅限于

网络，仅限于网络！！”（Ｚ，男，２１）
以往研究对 １ ０９４ 条分享网络欺凌经历的博客评论进行内容分析，结果发现，６５％

的分享者认为技术在网络欺凌中发挥的是明显的消极作用［２５］。 在技术决定论的美好愿

景和泛媒体化的社会进程中，网络欺凌与媒介暴力、仇恨言论的网络表达经常相互纠

缠，对日益暴露和沉浸在互联网与移动媒体中的青少年产生着日趋明显的负面影响。
有学者认为，经济社会脱序式发展，社会认同分化加剧，社会情绪的郁积，商业化运作模

式普遍嵌入推波助澜非理性网络舆论发展；网民年轻化及其泛道德化的文化心理，形成

了群体性网络欺凌的社会因素［２６］。

四、结　 论

本研究通过网络民族志和质性访谈的方法，探寻了中国互联网中的网络欺凌的参

与者是如何以一种双重自我和双重身份，参演并体验着网络欺凌的现实场景。 本研究

中所观察的以青少年为主的中国互联网用户，对网络暴力、网络负面情绪的影响有所了

解，对自己所遭遇的网络恶搞和嘲讽、网络谣言及辱骂较为敏感，却不能清晰认知网络

欺凌所产生的伤害性、严重性，并危险地将其误解为网络化生存的新常态，面对欺凌时

更欠缺理解、辨识和正确的处理能力。 同时，他们也会以一种随机的、非现实常态的参

与模式，介入到对他人的群体性网络欺凌行为之中。
网络欺凌是一种基于传播技术与社交媒体的欺凌行为，因此，旁观者不要冲动行

事，避免卷入欺凌事件（无论是对抗还是支持欺凌者），警惕发生角色转化；而对被欺凌

者而言，应培养其运用举报、留证、发起社会呼吁、寻求法律援助与心理辅导等多种手段

来保护自己的能力。 在欺凌者－被欺凌者的对抗模式中，中国互联网用户建构出复杂的

０４ 南 京 邮 电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２０２１ 年



欺凌－对抗的身份认同，以一种迫切而直接的方式、失范的言语与态度、混沌又盲从的情

绪表达，为我们揭示了网络欺凌的越轨习得与动力异化的关系。
本文仅仅揭示了网络欺凌研究的一个小小切面，研究方法与发现也有缺陷，但希望

由此出发，为更为丰富和深入的青少年网络欺凌研究贡献微薄的力量。 事实上，从社会

生态理论的视角出发，应对网络欺凌，政府、平台、家庭、学校都应发挥各自的作用［２０］。
２０２０ 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了《关于联合开展未成年人网络环境专项治理行动的通

知》，特别指出，“整治不良网络社交行为。 加大对‘饭圈’‘黑界’‘祖安文化’等涉及未

成年人不良网络社交行为和现象的治理力度，对涉及未成年人网络社交中出现的侮辱

谩骂、人身攻击、恶意举报等网络欺凌和暴力行为，以及敲诈勒索、非法获取个人隐私等

违法活动予以查处。 对相关 ＱＱ 账号、群组等通报相关企业，依法依规采取关闭群组、关
闭账号等处置措施” ［２７］。 在政府层面，积极推动网络欺凌相关法令的完善与实施；在平

台方面，运动多种手段进行欺凌预警和过滤；在家庭层面，指导家长细致观察青少年变

化以判断其是否遭受欺凌，有效处置网络欺凌并预防青少年欺凌别人；在学校层面，要
求学校成立校园欺凌预防和处置工作小组，加强法制教育、安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
有效化解矛盾［２８］；综合各方面力量，为青少年健康使用网络，清除网络欺凌的负面影响，
提供良好条件。 但如何从青少年主体的视角深入网络欺凌的触发场景，揭示其动力根

源，也许更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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